
教学楼的两架钢琴 

孩子又在要求我和他一起弹钢琴了。 

虽然他只有 2岁，但对钢琴表现出了超出平常的喜欢。我毫不怀疑，即使一

架钢琴放在他不喜欢的地方，他也一定会去按几下的。 

小小的人儿对艺术的热爱，不禁让我回忆起了一中教学楼里的两架供师生自

由演奏的钢琴。 

大概是高二的时候（2007—2008 年），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教学楼二楼大

厅靠墙的两侧各放了一架钢琴。钢琴上没有使用说明，也没有上锁，两架黑色的

钢琴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掘他。这种操作实在让我们有点吃惊：

不会是两架真钢琴，放在这里给我们随便弹的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事实证明，这就是两架可以正

常使用的钢琴，真的是给我们随便弹的。 

这个事实真实的几乎有些虚幻了，那毕竟是一个实验课都不多的年代。 

这两架钢琴在被发现可以用之后，迅速成了我们的文艺角落。钢琴所在的位

置是显眼的，但对大多数学生（大部分学生的教室在 4—6 楼）来说还是有些偏

远。于是，这两架钢琴对于长期驻扎在二楼三楼的我们班来说，几乎成了我们的

“自留地”（但我们绝没有独霸这两架钢琴）。下课了，借课间 10 分钟的机会去

弹几下；去学生处或者财务室咨询问题，顺便去弹几下；下午大课间，溜达过去

弹几下；学了新的曲子，或者听到了最近最流行的歌曲，赶紧过去弹几下。弹钢

琴，成了我们的一种抒发情感的途径，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 

我甚至记得当年几个 17 岁上下的少男少女，穿着当年全市唯一的纯白色校

服，坐在钢琴前弹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聊着让人着迷的歌星，交流着互相掌握

的琴谱，分享着各自想要去的那所大学的考试要求；他们还曾在这里为作业而发

愁，对午饭和可以“放羊”的体育课总是抱有小小的期待。他们从二楼大厅的落

地玻璃望出去，法国梧桐郁郁葱葱，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叫着夏天的知了和停在

花朵上的蝴蝶，但我记得他们的一张张脸上挂着青春洋溢的笑容，那是艺术的味

道、是青春的味道。两架钢琴，如同春风化雨，陶冶了不知多少人的情操。 

现在，我忙于工作和家庭，安静地坐下弹琴对我来说十分奢侈。但我总把家

里的钢琴打开，让还不懂事的孩子在琴键上肆意挥洒。他还在一个不需要犯愁功

课的年纪，弹出来的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他欢欣雀跃。那种喜悦和兴奋，与当年

在教学楼钢琴前的我们何其相似。 

除了发掘我们的文艺细胞，陶冶我们的艺术情操之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同学们在演奏中的自我约束。 

钢琴上并没有使用说明，但所有弹过那两架钢琴的同学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

默契：午休时间一定不弹、能“放羊”的体育课也绝对不弹、少用延音踏板、多

用消音踏板，交流演奏技巧时小声一点。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和午休的时候，也从

没有听到钢琴声打扰我们的学习或者小憩。 

离开学校之后，在地铁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有时能听到手机扬声器里大声播

放的俗气歌曲或者视频，在那些被打扰的时候，我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学校里那两

架传递美好的钢琴，还有小心翼翼生怕影响到其他人的可爱的同学。许多已经成

型的社会陋习个人无力改变，但我总告诉我的孩子：中午和晚上大家都要睡觉，

你可不能弹琴噢。 



这是青岛一中给我们的美好回忆，这是在青岛一中陶冶的艺术情操，这是我

们被青岛一中培养出的道德自觉，更是优秀教育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五育并举”的口号说一千次，不如在教学楼放上两架可供学生随意演奏的

钢琴；“全面发展”的要求道一万次，也不如让演奏钢琴的学生们在学校就懂得

约束自己，严守社会公德。每每想到这些，都不得不感谢母校在细微处的那些用

心。 

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就读的学校也能有这样一架供学生自由演奏的钢琴，我会

告诉他：去吧孩子，这是你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舞台，把你想演奏的曲子认认

真真地演奏出来给大家听。但是不能打扰别人上课哦，一中的老师同学们都是这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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